
我向来不大愿意写回忆性的文字，尤其

是 回 忆 个 人 成 长 的 文 字 。 这 类 文 字 大 多 是

“好汉当年之勇”，要么就是自己的“糗事”，

再有的可能就是几分沉沉暮气罢了。可是，

当建军节又一次来临，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回

望军旅生涯，唉，终究是落了俗套。

我高中毕业后在家待业，正迷茫困惑之

际，听到了征兵的消息，我突然就萌生了去

当兵的想法。报名、体检、政审，然后等待

接兵干部家访。往年我们村当兵名额最多也

就 一 两 个 ， 可 那 年 符 合 条 件 的 有 我 们 三 个

人，我能不能当成兵还很难说。后来，接兵

干部在镇武装部长陪同下到我家家访，询问

了我的个人和家庭情况。我父亲是农民，母

亲是教师，我还有一个哥哥。他们看到挂在

墙 上 的 是 我 的 书 画 作 品 ， 当 即 对 武 装 部 长

说：“这孩子高中毕业，还有特长，我们必

须接走，名额从别的地方协调。”就这样我

如愿当了兵。

到 了 部 队 ， 新 兵 班 班 长 和 我 们 逐 一 谈

话，他得知我高中毕业，喜欢写字画画，并

且 一 直 在 学 校 办 黑 板 报 ， 显 得 非 常 高 兴 ，

说：“咱们连就缺你这样的人！你在部队可以

考军校，也可以提干，要努力工作，干好每

一件事。”我那时也是不知深浅，问了问班长

部队考学和提干的条件，然后就说：“我上的

职业高中，没学过英语，没办法考军校，我

想办法提干吧。”从那时起，我就认定了提干

这个目标。经历了待业的迷茫和苦恼，我意

识到一个农民家的孩子要想改变命运，就必

须抓住这唯一的机会。

部 队 每 逢 重 大 节 日 都 要 组 织 黑 板 报 比

赛 。 元 旦 前 夕 ， 指 导 员 因 为 原 来 的 文 书

退 伍 ， 没 有 人 会 办 黑 板 报 而 一 筹 莫 展 ，

班 长 就 推 荐 了 我 。 指 导 员 亲 自 把 参 加 黑

板 报 比 赛 的 任 务 交 给 了 我 。 我 自 己 设 计

插 图 ， 并 结 合 新 兵 连 的 实 际 撰 写 了 文 字

内 容 ， 很 快 就 把 一 期 图 文 并 茂 的 黑 板 报

办 完 了 。 我 办 的 黑 板 报 同 时 荣 获 了 新 兵

营 和 全 旅 两 个 第 一 名 。 为 此 ， 宣 传 科 长

还 专 门 到 连 队 了 解 了 我 的 情 况 。 一 个 月

以 后 ， 指 导 员 见 我 的 单 兵 素 质 和 体 能 训

练 已 经 能 够 达 标 ， 就 把 我 调 到 了 连 部 。

我 的 主 要 工 作 就 是 帮 他 编 写 政 治 教 育 教

案 。 我 根 据 授 课 提 纲 ， 搜 集 素 材 ， 拿 出

初 稿 ， 他 再 修 改 定 稿 。 因 为 母 亲 是 教

师 ， 我 对 教 案 并 不 陌 生 ， 没 用 几 天 ， 我

就 可 以 独 立 完 成 教 案 编 写 了。

新兵连结束，我跟着指导员回老连队当

上了军械员兼文书，军械员兼文书在连队负

责 战 斗 文 书 编 制 、 实 力 统 计 、 军 械 装 备 管

理、档案管理、机要通讯等各种工作，号称

“小指导员”。新兵授衔时，同年兵授列兵军

衔，而我则是授上等兵军衔，津贴也比同年

兵多了五块钱。

我任军械员兼文书期间，我们连队的黑

板报，在全旅比赛中始终是第一或第二名。

我们连队在军械装备检查评比中始终是第一

名，成了装备部免检单位。我们连队是战备

值班连队，我编写的各类战斗方案在历次检

查、拉动中都受到了各级首长的高度评价，

称赞我是“士兵岗位、参谋水平”。我连续两

年参加全旅“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 和 《条

令》 知识竞赛”。第一次参赛前，政委正在我

们连队蹲点。一天早上在厕所，一个老兵问

我：“文书，《纲要》 和 《条令》 都背过来了

吗？”我开玩笑说：“没问题，倒背如流。”

哪承想政委也在厕所，政委说：“文书，这

么有把握，那我考考你。”政委连续问了我

六 道 难 度 大 且 生 僻 的 题 目 ， 我 全 部 都 答 对

了。后来政委在大会上号召全旅官兵：“学

习 《纲 要》 和 《条 令》， 要 向 九 连 文 书 那

样，做到问不倒。”

当 时 我 对 这 些 事 并 没 有 太 在 意 ， 可 后

来 想 想 ， 恰 恰 是 这 些 事 ， 树 立 了 我 在 首 长

和 战 友 心 目 中 的 形 象 ， 为 以 后 的 提 干 奠 定

了基础。

有一次 ， 副 旅 长 带 领 军 务 参 谋 来 核 实

连 队 实 力 。 我 外 出 刚 回 到 连 队 ， 没 等 我 去

取 台 账 ， 就 开 始 了 核 实 。 军 事 政 治 实 力 、

兵 龄 结 构 、 年 龄 结 构 、 学 历 层 次 、 籍 贯 分

布 等 各 类 数 据 我 都 对 答 如 流 ， 无 一 差 错 ，

副 旅 长 非 常 满 意 。 可 是 军 务 参 谋 手 里 的 名

册 比 连 队 的 名 册 多 出 一 个 人 。 我 说 ：“ 参

谋 ， 你 念 一 下 你 手 里 的 名 册 ， 我 听 听 多 的

是哪个人吧。”说着，我从指导员手里拿过

笔 ， 并 从 他 的 笔 记 本 上 撕 了 一 页 纸 ， 边 听

边 记 ， 参 谋 读 完 ， 我 立 刻 说 ：“ 多 了 某 某

某 。 某 月 某 日 该 同 志 调 出 ， 你 通 知 我 减 少

了实力。”这时，参谋也回忆起来了。副旅

长问我：“文书，你是不是会速记呀？”我

说：“我用的是简略记法，有的人名我只写

一 个 字 就 可 以 记 住 了 。” 从 我 们 连 队 出 去

后 ， 副 旅 长 每 到 一 个 单 位 ， 都 要 求 掌 握 实

力要向九连文书那样“一口清”。

我们是战备值班连队，有一部战备值班

电话架设在我的宿舍。一天凌晨 3 点，电话

铃声突然响起来，我翻身下床，一把抓起听

筒 ， 我 还 没 说 话 ， 电 话 那 头 就 传 来 ：“ 九

连！”刹那间我就听出来是副旅长的声音，

立刻答道：“九连到！副旅长，请指示！”副

旅长接着问：“你是谁？连长、指导员呢？”

“报告副旅长，我是九连文书，连长、指导

员 正 在 宿 舍 休 息 ， 全 部 在 岗 。 我 马 上 去

叫！”副旅长说：“不用了，我就是检查战备

值班情况。你们警惕性很高，提出表扬！”

第二天副旅长在全旅交接班例会上通报了检

查情况，他说：“九连作为战备值班连，警

惕性非常高，凌晨 3 点，电话振铃一声，文

书就接听了电话，我说了‘九连’两字，他

就听出了我是谁，这就是九连的战斗素养，

各单位都要向九连学习。”

那时提干的硬性条件有五条，即：高中以

上学历；兵龄满三年；中共正式党员；任战斗

班班长一年以上；年龄不超过23周岁。当了两

年军械员兼文书之后，经过连队批准，我担任

了战斗班的班长。军械员兼文书不需要站岗，

当了班长晚上就得站岗了。一天深夜，我正在

站岗，听着由远及近传来脚步声，我迅速警觉

起来，来人快到警戒区域时，我大喝一声：“站

住！口令？！”那人回答完口令后才走近哨位，原

来是副旅长查岗。他见是我，就问：“哎，文书

怎么还站岗呀？”我说：“我下炮班当班长了。”

副旅长问：“哦，当班长了，那你是想提干还是

想考学呀？”“我想提干。”副旅长听了很高兴：

“好！文书干得不错，当班长了继续好好干，你

提干我全力支持！”后来，副旅长专门到我们

营、连要求营长、教导员和连长、指导员对我

重点培养，全力推荐。因为有他和营连首长的

培养支持，才有了我以后提干的机会。

当兵第四年年初，我参加提干考试。我当

军械员兼文书时也从未放弃体能和炮手专业训

练，加上班长岗位的磨练，对考试我还是比较

自信的，没想到轻武器射击考试却出了问题。

射击考试上午进行，射击方向正好对着太阳，

第一枪刚打完，作训科长就踢了我一脚，并训

斥我说：“怎么打的？不知道排除虚光吗？！”我

赶紧稳定情绪，调整好呼吸，认真排除虚光，

打完了其余四发子弹，可是心里却非常忐忑。

当天晚上公布成绩，因为轻武器射击没考好，

我排名第五，而提干的名额只有四个。提干没

希望了，懊恼、绝望的情绪一起涌上心头。我

硬着头皮给副旅长打去电话，副旅长鼓励我

说：“别灰心，继续好好干，今年不行还有明

年呢。”刚放下电话，我的排长跑过来告诉

我，排名第一的战友正式申请放弃提干机会

了。听到这个消息，我赶紧又给副旅长打电

话，报告了这个情况。副旅长说：“好，你别

管了，踏实工作吧。”后来干部科长告诉我，

旅党委征求各位旅首长的意见时，副旅长的主

导意见是依次递补。就这样，我从第五名变成

了第四名，被列为预提对象，经过为期一年的

培训后成为了一名军官。

从 我 入 伍 到 现 在 ， 过 去 了 三 十 一 年 ，

我 转 业 也 已 经 十 九 个 年 头 了 。 写 下 这 些 文

字 ， 既 是 对 自 己 过 去 的 审 视 ， 也 是 向 部 队

和 培 养 、 奖 掖 我 的 首 长 们 致 敬 ！ 更 希 望 那

些 有 志 于 从 军 报 国 的 年 轻 人 ， 能 够 从 中 或

多 或 少 地 受 到 一 些 启 发 ， 从 而 坚 定 立 志 成

才、报效国家的信念。

此刻，回望军旅生涯，岁月如同尘沙一

层又一层地累积，掩盖了遥远的记忆，可一

丝微风轻轻地拂来，那一段军旅时光立刻变

得清晰、明亮起来，并且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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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旅 旧 忆军 旅 旧 忆
□ 李国新

人生会有很多个“第一次”。在 1990 年

的那个春季，在泰山脚下的那座军营里，在

摸爬滚打了三个月的新兵连中，我经历的那

些“第一次”，至今难忘！

第一次领津贴

每月 5 号是我们部队发津贴的日子。记

得当兵头一个月，津贴是 19 块钱。这是个什

么概念呢？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比如，我

们班的高凌宇是个“官二代”，他用这笔津贴

全部用来购买烧鸡，一共才能买 4 只。李双

勇，是“大款兵”，我在镇里上班时，他在镇

上做生意。他用这笔津贴，请我们三个要好

的小老乡，在营区门口下馆子，点的是 15 块

钱的套餐，四菜一汤，要了两瓶泰山特曲，5

块钱。这就是当时 19 块钱的含金量。比起他

们 的 阔 绰 ， 我 是 寒 酸 和 小 气 的 。 我 出 身 寒

门，父母辛苦劳作，弟弟正在上学，攥着这

19 块钱，我觉得沉甸甸的。虽说当兵前，我

也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

并不知道怎样心疼父母，但到了部队上，我

觉得至少应该让他们感觉到“儿子的变化”。

于是，星期天，我去邮局给家里汇去 10 元

钱。父母在回信中说：“你出门在外，用钱的

地方多，不用挂念家里头，好好干就是。”话

虽这样讲，但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他们对我

此举是颇感欣慰的。我记得当时买完牙膏、

香 皂 、 洗 衣 粉 和 每 天 差 不 多 都 要 用 到 的 稿

纸、信封以后，兜里还剩下不到 4 块钱，1 块

5 一 盒 儿 的 “ 大 鸡 ” 香 烟 是 绝 对 不 敢 问 津

的，我只能抽 2 毛钱一盒的劣质烟。就是这

样的烟，有时也接不上档，偶尔还得串串宿

舍蹭两支抽。有一回，实在没辙了，我们三

四 个 老 乡 才 凑 钱 买 了 一 盒 儿 叫 “ 岱 岳 ” 的

烟，总算是没有断烟火……这种窘境，直到

我进了机关后，才得以改善。

第一次紧急集合

“老兵怕号，新兵怕哨。”这话一点也不

假，新兵连的紧急集合哨就像一道悬在心头

的“魔咒”，搞得我们神经兮兮。“今夜，你

会不会来？”便是我每晚临睡前对紧急集合提

心吊胆的真实写照。

当过兵的都知道，紧急集合是对军人在

紧急情况下快速反应能力的检验，也是对速

度、纪律、作风、协同能力的全方位锤炼。

从哨音响起，到穿好衣服，打好背包，带好

装具，跑到指定地点，这一系列动作要在 5

分钟之内、而且是在不能开灯的摸黑儿状态

下完成。于是乎，闹出了不少笑话，那种狼

狈和尴尬，至今历历在目。

那是入伍后的第 6 天，白天训练了一整

天，晚上躺下就着了。睡梦中，窗外突然响

起一阵急促的哨音声，临沂兵高凌宇个头不

大，人鬼得很：“大家快起来！紧急集合！”

我一骨碌爬起来，迷迷糊糊抓起床边的衣服

就往脚上套，邻铺的李双勇急了：“那是我的

棉袄！”黑灯瞎火的，我摸到棉裤，伸进去了

一条腿，却找不到另一条裤腿儿了。嘿！敢

情李双勇的左腿正往我的右裤腿儿里使劲儿

蹬呢。“我的裤腿儿，我的！”当兵前，我和

李双勇就认识，我这一嚷嚷，大伙“噗哧”

一声都乐了。真是好得穿一条裤子哩！等我

们穿上衣服，动作麻利的大个子鞍山兵赵卫

普已经把背包打好了。“快点！快点！”排长

在外面像个“催命鬼”，我一看时间来不及

了，索性把被子一叠一折，用背包带儿简单

捆了两道儿，抱着就跑出了门。

列队完毕，新兵连长用手电筒一照，乖

乖，洛阳兵杜志奎把被子卷成了一个卷儿，

夹在腋下，另一只手还在系着扣子；刘正锋

的八一大裤衩竟被打进了背包，就那样霸气

地在背包外侧晃动着；马庆更厉害，左脚穿

的是棉鞋，右脚穿的是胶鞋。记不清都是谁

了 ， 反 正 有 的 裤 子 穿 反 了 ， 有 的 扣 子 系 错

了，有的没有穿袜子，还有的只穿了一只袜

子，成了“阴阳脚”，真是洋相百出啊。比这

还惨的，可能要算炊事班的大李了，这家伙

倔得像头驴，十几分钟过去了，他吭哧吭哧

冒 着 大 汗 ， 嘴 里 念 叨 着 “ 三 横 两 竖 三 横 两

竖”，还在不服气地和背包较着劲儿呢！

点名结束，全连要在营区跑一圈儿。这

下可好！惠伟跑着跑着背包散了架，只好抱

着跑，结果跑着跑着，鞋带又开了，让后面

的 人 一 踩 ， 险 些 摔 跟 头 ； 更 糟 糕 的 是 窦 洪

勇，他解下裤带扎在了腰上，充当武装带，

只好两手拎着裤子跑，跑着跑着，偏偏背包

也散了，于是，变成一手拎裤子，一手夹着

背包跑；我呢，鞋子穿着大，又没系鞋带，

跑着跑着，丢了一只鞋，硬是光着脚丫子跑

了 一 大 圈 ， 解 散 以 后 ， 战 友 帮 我 满 地 找 鞋

子。这就是入伍后的第一次紧急集合。

后来，高凌宇每天晚上拼命喝茶水，一

次次往厕所跑，借机到连部探风声，正好被

连长逮个正着，罚他跑了五公里；徐敬东自

己穿好裤子，抓起别人的裤子就往外面跑，

王大海穿好上衣，却傻 傻 地 找 不 到 自 己 的

裤 子 ； 我 和 李 双 勇 误 听 传 言 ， 提 前 打 好 背

包 ， 穿 着 衣 服 在 硬 床 板 上 等 了 一 整 宿 ， 天

亮 也 没 听 到 哨 子 响 …… 这 些 都 成 了 往 事 如

烟 。 当 年 的 “ 事 故 ”， 成 了 今 天 的 故 事 。

“今夜，你会不会来？”的困惑和悬疑，如

今竟成为一种心灵的回味和期盼！

第一次帮厨

我们老家有句土话：“馋人守灶坑。”在

新兵连，我们最喜欢干的活计，就是到炊事

班帮厨。这样，就有机会多弄点儿好吃的，

比如清炖排骨或是肥肉片子之类的。我就曾

在后来的一次帮厨中，一口气偷吃过 8 根儿

春都火腿肠儿。记得第一次去帮厨，我双手

叉叉着，不知道干些啥才好。新兵班长是出

东人，性格憨厚，他见我笨手笨脚，就一边

用大铁锹翻腾着炒菜，一边跟我有一搭没一

搭地唠家常：“在家没干过活儿吧？”

“嗯呐！”

“我看每回吃饭，都是你指挥唱歌，嗓音

不赖呀。”

“马马虎虎！”

“你别紧张，帮着洗洗菜就行！”

那 时 ， 我 上 进 心 强 ， 干 活 儿 从 不 敢 偷

懒 。 就 是 在 凉 水 里 洗 菜 ， 我 都 搞 得 满 头 大

汗。兴许是班长为了犒劳我，他先是让我盛

出一大海碗米饭，然后把猪油烧热后，放入

盐和葱花，出一大勺子，“嗞啦”一声浇在

米饭上，说：“兄弟，去吃吧！”在这碗诱人

的美味面前，我的一声“谢谢”显得那么苍

白 。 要 知 道 ， 这 种 吃 法 在 当 时 是 多 么 奢 侈

啊！这种舌尖上的诱惑，日后成了我争抢着

去 帮 厨 的 强 大 动 力 。 如 果 说 ， 现 在 兴 致 一

来，我也会时不时熬回鱼、炖回肉，或是炒

上两道合口的家常菜，那么这与当时的帮厨

肯定是分不开的！

第一次受嘉奖

当兵十载，立功受奖的次数多了去了。

但唯有这一次营嘉奖，让我出尽了风头，至

今记忆犹新。

不怕你笑话，为了“遭到”表扬，我曾

替班长写过情书，曾帮副班长写过入党申请

书，曾给生病的战友洗过大裤衩子，甚至为

了第二天能早起打扫卫生，头天晚上就把扫

帚藏起来。不管初衷是否高尚，挨表扬、想

进步总不是坏事吧。

可能基 于 当 兵 前 有 过 搞 报 道 的 工 作 经

历，所以一到部队，看着每周三期的 《前卫

报》， 这 心 里 头 就 痒 痒 。 那 时 给 报 社 投 稿

子，把关是很严格的。每次我写完稿子，都

要经过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审签后，才能发

往报社。尽管我当时写稿热情高涨，但发出

的稿子全部泥牛入海，杳无音讯。虽然没有

一篇稿子变成铅字，但营教导员陈彩亮不知

是出于保护我的积极性，还是感动于我的执

著精神，当我又一次敲开他的办公室，毕恭

毕敬、诚惶诚恐地递上稿子，他看完后大笔

一挥，写下“情况属实，同意发稿”后，还

让书记员拿来嘉奖表,对我说：“小董，你等

等，我要给你记嘉奖！”只见他略一思索，

刷刷几笔写道：“该同志心系军营，思想上

进，在紧张的训练学习之余，笔耕不辍，入

伍 不 到 两 个 月 ， 采 写 稿 件 十 几 篇 ， 精 神 可

嘉，特记营嘉奖一次，以资鼓励！”当兵两

个月就获得了营嘉奖，这是破天荒的！这令

全连乃至全营的新兵都羡慕不已。后来，我

逐 渐 认 识 到 ， 写 稿 子 光 有 激 情 是 远 远 不 够

的 ， 必 须 要 掌 握 新 闻 的 技 法 ， 熟 悉 报 纸 的

“脾气”。于是，我报考了解放军报主办的新

闻函授专业，经过一年的勤学苦练，我的处

女作终于见诸报端。这就是在 1991 年 5 月 2

日的 《前卫报》 上发表的“火柴棍儿”：“有

人把理想插进花瓶，有人把理想当成枕头，

我 把 理 想 挂 上 桅 杆 ， 载 着 它 驶 向 成 功 的 彼

岸。”连标点带署名，一共 43 个字，却让我

一夜之间成了整个营区在军队报纸上发表文

字的第一人！

感 谢 陈 教 导 员 ！ 是 你 破 例 给 我 的 营 嘉

奖 ， 鼓 起 了 我 的 自 信 和 勇 气 ， 让 我 坚 定 地

走 上 了 部 队 新 闻 采 写 之 路 ， 使 我 至 今 还 在

受益！

新兵连里的第一次
□ 董虎艇

当了整整 10 年兵，转业也已 24 年，竟然压

根儿不知道，当年在部队我还有个“外号儿”。

直到前两天，和女战友王翃在微信里聊天，她

才向我揭了“密”：“每次吃完饭，你走出饭堂

时，嘴里都含着漱口水，然后动静挺大地“噗”

一 声 ，吐 出 来 ，所 以 ，我 给 你 起 了 个 外 号‘ 老

噗’。那些女兵都知道！”

这顿时勾起了我对一些往事的回忆。

1994 年底，王翃从河南开封入伍。新兵一

下连，她就分到了总机班。那时，我们和总机

班一同在公勤队的食堂吃饭。一日三餐，顿顿

儿都能见到女兵，这是让基层连队的战士很羡

慕的事情。于是，哪个女兵长得俊，哪个女兵

气质好，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我们这些机关兵

茶余饭后的谈资。在她们新来的那批女兵中，

王翃是我们私下谈论最多的一个。在我的印

象里，王翃颜值高，身材好，尤其她常穿的那件

大圆领的红毛衣，走到哪里，都像一团火苗儿

在 跳 跃 ，给 人 一 种 光 鲜 亮 丽 、爽 心 悦 目 的 感

觉。每次进食堂，她总是按顺序排在女兵的最

后一个，一副面无表情、旁若无人的样子，显得

十分冷傲。

她 就 像“ 谜 ”一 样 ，激 起 了 我 们 这 些 满 脸

青春痘儿的男兵们的好奇。那时，我和总机

班的赵敏、巴蕾经常在一起搞“军营之声”广

播。和王翃比起来，赵敏、巴蕾算是老兵了。

赵敏是许昌人，巴蕾是郑州人。她俩性格相

似，都属于活泼开朗外向型。工作之余，我们

偶尔也在一起开开玩笑、扯扯闲篇儿。从她

们 嘴 里 ，我 慢 慢 知 道 了 关 于 王 翃 的 一 些“ 秘

密 ”，比 如 ，芳 龄 ，生 日 ，喜 欢 什 么 零 食 ，爱 听

什么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让我一下子

找到了“灵感”。

当 年 ，到 地 方 电 台、电 视 台 花 钱 点 歌 ，作

为一种新鲜事物，曾盛行一时。一些战士为

了赶时髦，纷纷效仿，给部队管理带来了一定

的难度。我灵机一动，为何不在“军营之声”

广播中也增设这样一个栏目呢？这岂不是一

举多得的好事？说干就干！我们在整理原有

磁带的基础上，又新购进几盒儿格调清新的

军旅歌曲和健康向上的流行歌曲，并将所有

曲 目 打 印 成 册 ，下 发 到 各 个 单 位 ，供 大 家 参

照。令我们始料不及的是，这个栏目刚一播

出，不仅马上得到了政治部首长的充分肯定，

也受到了基层官兵的一致欢迎和广泛好评。

《前卫报》还为此做了宣传报道。说实话，要

不是因为当时闲聊提到了王翃，我还真想不

出这个好点子！

巴蕾告诉我，王翃很喜欢《我和我的祖国》

这首歌。也许是为了“取悦”她吧，在国庆节这

一天，我特意在“点歌台”栏目中作了安排：“首

长和同志们,今天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应总

机班几位女战士的要求，下面播送歌曲《我和

我的祖国》，以表达我们对祖国的一片深情和

美好祝愿！”据说，王翃在食堂听到这首歌儿

时，兴奋得连饭都忘了吃。

一来二去，和王翃慢慢熟悉了以后，我才

知道，作为“美女”，早在新兵连的时候，她的戎

装照就登上过军事杂志的封面。不仅如此，她

还能歌善舞、能写会画，是个“才女”。曾经，

我也找过她的领导刘晓燕排长，商量着让王

翃平时来电影队搞搞广播，但是，显然，我的

眼界窄了——因为，到总机班的时间不长，王

翃就凭借自己的才华，走进了藏龙卧虎、人才

济济的旅宣传队，成为一名文艺兵。这个时

期，我已经提干，成了旅宣传科的新闻干事。

但每逢宣传队有演出的时候，我作为“编外队

员”，还是跟以前一样，负责节目的串词和主

持工作。虽然我和王翃的接触也算不上多，

但感觉这个人蛮大气的，涵养也好。在我看

来，她就像一个暖水瓶，外表看似冷冰冰的，

其实壶胆里头热气腾腾。她的善良、乐观、青

春、阳光，深深地感染、打动着她身边的每一

个人。她和众多的女兵一起，作为一道靓丽

的风景，以她们的青春活力，给这座绿色的军

营增添了女性的柔情。

现在的王翃在当地供电部门工作，过着衣

食无忧的幸福生活。在这里，“老噗”祝她和战

友们永远快乐！

女女 兵兵
□ 山水


